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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黑】波黑两名作家获得国际奖项

拉娜·巴斯塔希奇（Lana Bastašić）和德泽瓦德·卡

拉哈桑（Dževad Karahasan）在 2020年分别获得了享有盛

誉的国际奖项。本文将探讨这两位具有影响力的当代波黑

作家及其对波黑社会的看法——他们记忆中的 1990年代南

斯拉夫战争，以及他们对移民、多重身份、波黑及整个巴

尔干地区未来发展的看法。

拉娜·巴斯塔希奇荣获欧盟文学奖

拉娜·巴斯塔希奇 1986年出生在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

市。90年代她移居巴尼亚卢卡（Banja Luka）并在那里度

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她在巴塞罗那住了一段时间后移

居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2020年 5月，她的第一部小说

《在丘陵仙境》（In the Hilly Wonderland，Uhvati 

zeca）获奖。她之前还出版了两部短篇故事集、一部诗歌

和一部儿童读物。

谈及自己创作的小说，巴斯塔希奇解释说，她把波黑

象征性地比作一位被利用、被强奸的妇女；该妇女常常被

忽略，她的身体不过是父权制故事里的一片土地。这就是

她决定在小说中加入女性声音的原因，以及为什么评论者

将巴斯塔希奇誉为“巴尔干的埃琳娜·费兰特”。 《在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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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仙境》描述了作者对童年、友谊和国家的记忆及旅行等

主题，不可思议地将刘易斯·卡洛尔（Lewis Carroll）的

著作《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与巴尔

干半岛联系起来。

巴斯塔希奇表示，对她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身份问题，

尤其是 90年代在波黑成长的时候。于她而言，在波黑度过

的童年就如同在梦境中一般。她认为波黑是一个没有逻辑

的国家，毫无意义、充满暴力。她问自己，在尚未成熟到

知道自己是谁、喜欢什么之前就被强加了一个身份时，又

如何能知道自己是谁。她不想再写一个战争故事，而是从

儿童的角度，尤其是女孩的角度出发。这位作家声称，在

暴力和父权制社会中长大的女孩和成年的女人对她的整个

一生都有影响。

在小说中，巴斯塔希奇通过对两个女人旅行的描述，

将她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并涉及了友谊和民族主义的问

题。作者不认为这种女权主义观点是一种激进的行为（an 

act activism），而是一种更接近于自己的经历。巴斯塔

希奇说，妇女占据了该国人口的一半，因而谈论女性经历

很重要。90年代的战争虽然是一个经常提及的话题，但仍

然需要从那些其声音尚未被听到、仍在承受战争后果的民

众的角度来讲述战争，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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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另一个主题是所谓的“父亲的罪过”（sins of 

the fathers）和巴尼亚卢卡的塞尔维亚人的集体罪恶感

（collective guilt）。巴斯塔希奇认为，文学在某种程

度上应表现社会的不良心态。文学可以用来娱乐，但不是

其目的。文学应该谈论社会的集体经历和个人的体验。巴

斯达奇度过了一个宁静的童年，因此她对自己拥有一个好

姓氏并在巴尼亚卢卡成长的经历很感兴趣。她描绘了别人

不想看到的黑暗面，无论他们是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

还是克罗地亚人。她内心认为这很有必要，在见证了别人

的痛苦之后，不要扭头无视，而是要通过人类的故事在伦

理层面上讲述其记忆。

关于波黑社会的父权制问题，巴斯塔希奇认为，波黑

一直在讨论涉及女性的话题，比如活跃于公共领域的妇女，

尤其是那些经常需要为自己作品辩护的女性艺术家。她的

一位同行评论说，巴斯塔希奇获得欧盟文学奖是因为她是

一位女性，不是出于文学原因，而是出于政治正确。巴斯

塔希奇认为，学界存在一个普遍的观点，即女作家正在占

据男作家的位置。她还认为自己所属的一代比前一代人要

好，因为对作家的刻板印象正在逐渐瓦解，即：作家就是

一个擅长讲故事的年长的男人。让女性作家成为女性的榜

样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她依旧认为情况正在改善，因为

有足够多的人正在为写作而写作，而不是关心谁在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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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笔者认为，学校仍然需要努力传播男女平等的观念，

即女孩的声音与男孩的声音同等重要。

巴斯塔希奇目前正在撰写另一部短篇小说。她说，最

近回到巴尔干是因为文学。她认为，在巴塞罗那的那段生

活经历使她拥有了一定的距离感，即她描写波斯尼亚所需

要的那种距离感。

德泽瓦德·卡拉哈桑荣获哥德奖

德泽瓦德·卡拉哈桑（Dževad Karahasan）1953年出

生在杜夫诺（Duvno）。他曾在萨拉热窝和萨格勒布上过学，

并曾在奥地利和德国从事戏剧表演和担任教授。他发表了

许多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集，现已被翻译成 15种语言。

卡拉哈桑最近获得了德国最负盛名的图书奖——歌德

奖（the Goethe prize）。该奖项由法兰克福市每 3年颁

发一次。正如评审团所言，德泽瓦德·卡拉哈桑因在德语

国家与波黑之间、东西方之间、基督教与伊斯兰之间架起

桥梁，以及致力于促进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而获得该

奖项。

卡拉哈桑表示，正如他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他的

著作不能被简单地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因此，那些首先

从民族归属感辨识自己和他人的读者，无法理解其文学作

品中的人物。卡拉哈桑认为，人们永远不应接受伪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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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udo politicians）编造的形象，因为没有哪个民族

或更庞大的社会是同质的。生活和人本身比强加在我们身

上的意识形态更为复杂。

卡拉哈桑声称自己经常通过写信与人聊天。他还发现

自己不喜欢总是附和他人的观点。对卡拉哈桑而言，赞同

意味着对话的结束，但是社会和文化喜欢把“赞同”视为

对人们自我反思的奖励。在比较德国社会与巴尔干社会时，

卡拉哈桑认为后者应效仿德国。在德国，曾经出现过一场

与过去邪恶政治行为的全面对抗。他发现，这点就像是成

熟的大人和孩子之间的区别。一个成熟的大人意识到自己

会做出愚蠢的举动，并且人本身也有邪恶的一面；而一个

孩子则会天真地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所做的一切都是

美好的。波黑的伪民族政治利益集团（pseudo-national 

political profits）不断告诉其社区和人民：你们没有做

错任何事情。但卡拉哈桑认为，民众应该正视自己幼稚的

人性（infantile human nature）及其邪恶之举。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够释放内心的压力，并通过承认他人的优点

来面对他人。引用黑山作家马克·米尔雅诺夫（Marko 

Miljanov）的一句话：“捍卫自己免受他人伤害是英雄的

行为，但捍卫他人免受自己的伤害是人类的行为。”

卡拉哈桑指出，巴尔干国家的历史和语言是联系在一

起的，我们必须在道德和人性层面进行思考和沟通。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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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说将于今年年底问世，其主要角色是一位古典语言学

家。该小说主人公的故事 1993年在萨拉热窝结束。他决定

留在城市里，探索内在自由的不同形式，而这种自由只有

在孤立和禁闭状态下才能获知。

结语

波黑作家拉娜·巴斯塔希奇和德泽瓦德·卡拉哈桑获

得了享有较高国际声誉的奖项。这些奖项颁给那些旨在推

行人类对话的伦理准则的作品，那些旨在通过角色及其声

音传递克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作品。两位作家都认为，

波黑理应正视自己黑暗的一面，开启旨在促进民族间相互

理解的对话，并通过这些方式来解决波黑过去与现在的冲

突。卡拉哈桑认为，应该对倡导民族主义观点的伪政客持

怀疑的态度，而巴斯塔希奇则试图探讨波黑社会的男性主

导问题，并在其文学中突出女性的声音。

（作者：Zvonimir Stopić；翻译：吴鑫滢；校对：郎加泽

仁；审核：刘绯）


